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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迪

又到高考季，不由想起自己的高考。
我是2010年参加高考的。那年，我拿出洪荒之力

来应战。早上5点多起床，伴随着琅琅书声，吹起奋
战的号角；中午两个小时午休时间，但为了多做些
题，我只睡15分钟；晚饭，在食堂左手一个馒头右手
一个包子，边啃边进教室。每月休息时间，我提前半
天到校，在图书馆继续题海战术。所谓的放松时间就
是听励志演讲，或者在操场走几圈，和好友聊几句。

不注重饮食加上精神压力大，我患上神经衰弱，
整夜失眠，精神高度紧张。高考模拟考试前一晚，我
觉得没复习好，竟然紧张到想给老师说不去考试了！
可是我又不甘心，我想证明自己的能力。高考越来越
近，似魔鬼紧紧勒着我的喉咙，似洪水猛兽，几乎要
把我吞没。可是高考又带给我希望，它可以让我风光
地走出农村，憧憬着上大学后的美好时光，这也像一
针强心剂，使我奋力挣扎着浮出水面。

幸而我有一位知心好友清漪，我们了解对方，我
遇到困惑她总能一语点中要害，然后剖析并鼓励我。
那次我一整天闷闷不乐，背书时一张纸条映入眼帘：

“亲爱的姑娘，你已经很优秀了，在复习生一块竞争
下，你历史全级第二，总分更是名列前茅。不要给自
己太大压力，只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就行！有什么
事你还有我。”转头朝正在读书的她看去，她朝我眨
眼，微微一笑并伸出了大拇指，我双眼不禁盈满泪
水，鼻子发酸。

那闪亮的双眸，似星星点缀着我当时黑暗的夜
空。“你还有我”，多么简单的字眼，背后包含着怎样
的深情厚谊！我们是竞争的对手，成绩不相上下，可
我们更是知己。在人生关键阶段，大家都自顾不暇，
她还细致入微地察觉出我情绪不稳，并鼓励我，这温
暖浸润我心，在我面对重压无力背负时，是她给予我
莫大的精神鼓舞。这张纸条使我重整心态，攻克每门
学科的铜墙铁壁。

随着高考的临近，莫名的恐慌在心口呼之欲出，
整个大脑像绷紧的弦，越做题越发现自己好像有太多
知识点没有掌握，好像只能做些很简单的题，稍微难
些就想避开！在高考最后一个晚自习下课时，我们一
起回宿舍，她见我沉默不语，柔声问：“怎么了？”这
一句“怎么了”，我好像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好似在
茫茫大海中找到了一块浮木，咬着下唇，哽咽并无奈
地说：“我觉得我不行。”她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大
步奔向操场。我们就像两匹脱缰的野马在操场狂奔，
跑着她说：“跟我一起喊 ‘叶子，你一定可以的；叶
子，你一定行！’”泪水似放了闸，再也控制不住，
汹涌而下。郁结在泪水中烟消云散，层层重压土崩瓦
解，步伐越来越轻快，点点滴滴的自信凝聚。是的，
我行！我一定行！我付出了那么多努力，那日日夜
夜，连星星都为我感动，连月亮都为我鼓掌。我将全
力以赴、坦然应对！

高考前两天休息时间，我们没有回家，她带着我
在南街公园细听虫鸣鸟叫，享受周围的静谧，有一瞬
间我恍然大悟。所谓的执着信念带我们前进，只要我
们在此过程中付出努力，无愧于心，就静待花开。

高考第一天上午我顺利答完试卷，中午别人都在
紧张准备下午数学考试时，我找一块凉阴之地，悠然
小憩。最后一场英语，做完题检查几遍后，望着窗外
的瓢泼大雨，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考试结束铃声
响起，合上笔帽，犹如剑客合剑入鞘。那一瞬间，心
里尘埃落定，又好像有只蝴蝶在翩翩起舞。随之，我
奔向雨中，却并不觉得寒冷！我在人群中搜寻好友。
在滂沱大雨中，我们肆无忌惮地大声叫、大声笑，为
终于摆脱沉重的束缚而狂欢三天。又经过漫长焦灼的
等待，我们两个都考进心仪的本科院校。

时隔多年，“高考”这两个字眼，似一道明媚的
印记，又似怀中暖玉，让我明白患难见真情。高考似
烈火，带来涅槃后的重生，终生你都难以忘怀那段顽
强应战的美好时光，更难忘陪伴我们走过时光的人！

高考高考，，涅槃重生
□魏增瑞

19771977年夏天的一天中午年夏天的一天中午，，父亲父亲
在武汉工作的好友到我宿舍在武汉工作的好友到我宿舍，，神秘神秘
地说地说：“：“武汉传播一个小道消息武汉传播一个小道消息，，
今年上大学要考试今年上大学要考试。”。”

我在“文革”中上的初中和高
中，多年都是所谓推荐上大学的招
生形式，大家都认为通过考试上大
学简直是天方夜谭。当时我在临颍
县机械厂工作，厂里上过大学的技
术员劝我，消息真不真不重要，看
看书总没坏处。并说理科用途广，
指导我看哪几门科目的书籍。不信
归不信，我忍不住到新华书店转
转，买了几本有关理科的《高中青
年自学丛书》 带回宿舍。说实在
的，我们在初、高中阶段并没有学
到多少知识，特别是数理化，更是
欠缺得很。那个年代，小小县城几
乎没有电视、电影，晚上寂寞无
聊，就拿出在新华书店买的自学丛
书随便翻翻，好在这些书籍讲解深
入浅出，理解并不难，我就像读小
说一样反复看这些书。周日回农村
老家，没有自行车，路上为了消
遣，也随便拿一本边走边看。

关于高考要考试的消息越来越
多，也越来越确凿。这时一些上过
高中的年轻人有所触动，有的甚至
到学校找老师辅导。在高考前的几
个月，我们这些考生东一榔头西一
棒槌地复习着，心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样，在等待中煎熬。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由于考生多，全县设置了好几

个考点。我所在的考场就在县高中
的教室。像上课一样，两个人共用
一张桌子，试卷互相看得真真切
切；由于第一次高考，也没那么多

规矩，考生把字条、不太厚的书籍
带进考场并不难。但同样没有参加
考试的经验，考生大多也没有产生
要把这些东西带进考场的念头。

第一场语文，自己觉得并不
难，记得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向
了毛主席纪念堂》。考试下来，心
情不错。谁知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
午的数理化科目，我一下子考懵
了。多数人交了白卷，我也是在半
混沌状态下完成了这两场考试，胡
乱答了几道题，不知道对与错。最
后一场是政治，考生明显少了许
多，我和几位朋友也神情沮丧，默
默无语。由于当时整天进行政治学
习，对政治比较熟悉，下午的政治
科目考得还算顺利。

鉴于感到数理化考得太差，本
不抱什么希望，可高考分数下来，
竟然超过了最低录取分数线。填报
志愿的时候，我就像一个饿汉看到
美味佳肴一样，把大城市的学校填
得满满的。高考志愿交上去，在绝
望中期盼等待。

大学录取通知书一批批下来，
被录取的考生成为人们羡慕的对
象。看到人家一个个接到大学录取
通知书，虽然心里早有预期，知道
自己没有可能，但仍不可避免地有
些沮丧。高考录取结束，我的心情
也慢慢沉寂下来，生活日趋平静。
过了不久，突然有一天，教育局工
作人员找到我，笑眯眯地对我说：

“小子，你考上了，还是大专！”我
惊异地接过录取通知书，几行铅印
加手写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大意
是：魏增瑞同学，在 1977 年高考
中，你的成绩优异，被新乡市师范
学校大专班中文系录取。

我喜出望外，心情好久才平静

下来。可仔细一想，不对呀，我本
来是理科考生，怎么会录取到文科
的中文系呢？请教那些上过大学的
人，他们也都百思不得其解。

管他呢，有大学上就行。过了
年，我按时到新乡市师范学校报了
到。不久我得知，我们班 40 位同
学，竟然有20多位像我一样是理科
生。后来辅导员李老师告诉我们事
情的原委：原来高招录取结束后，
上级领导考虑恢复高考第一年，考
生多，再加上“文革”刚刚结束，
国家急需人才，因此河南省扩招了
一批大专生。可是在录取中文专业
的时候，从文科考生中实在挑不出
语文成绩较好的考生，于是“破
格”把一批语文成绩优异者从理科
考生中录取到中文系。于是，我们
班20多位同学就成了这次“破格”
录取的幸运儿。

大学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中
语文教师，每当我要给学生讲语文
学科的重要性的时候，拿我的经历
作为例子，并从一个个惊讶的眼神
中读出了敬佩和信赖。

一次“破格”录取，让理科生
考上了中文系，不仅改变了我的人
生，也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1977年，亲历高考

□邢德安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看着
自信走进考场的莘莘学子青春飞
扬，我不免感慨万千。

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的，还没
来得及考入初中，“文革”就开始
了。学校停课，学生们整天东游西
逛，校里校外一片混乱。1968年后
半年，学校复课了，原来的小学门
口挂上了初中的牌子，我们也便成
了“文革”后第一届初中生。学制
缩短，由原来的三年改为两年，由
原来的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初
中两年，主要以政治学习为主，文
化课为辅。1971年春节前夕，连个
毕业证都没发，我就初中毕业了。

那年春节刚过，我收到了当时
公社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所谓高
中，不过是原来的初中换个牌子，
房屋破落，教室简陋。高中阶段的
学习基本上和初中一样，以政治为
主。高中二年级才开始学习英语，
并且是从24个字母开始。教电工的
老师不会接灯泡、教体育的老师不
会画跑道的情况在当时见怪不怪。
我们知道留在学校学习的时间不多
了，心里很着急，但以往耽误的时
间太多，基础太差，即使三更眠五
更起，也一口吃不成个胖子。1973
年春节前夕，带着无限惋惜和留
恋，怀揣一张高中毕业证，何去何
从，心中一片迷茫。

1977年秋的一天，我突然
听人说全国要恢复高考了，心
情格外激动。因为，从“文
革”开始到现在，大学的校门
已关闭了整整 10 年了。10 年
来，多少人的梦想成了泡影，
多少人放弃了对文化的追求和

信仰，国家出现了人才断代的恐
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如今恢
复高考，我们太需要知识和机会
了！我决心，无论自己行不行，都
要试一试。然而，结果就像从头上
泼了一瓢凉水，一直凉到心里。掌
管大队公章的会计说，“上级有通
知，已婚的不能参加报考，所以，
不能给你出具大队的介绍信，你也
不能报考。”我不知道他说的“通
知”是真是假，更不知道他出于什
么目的，只知道最后的希望破灭
了。直到2015年，我在观看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 时，才从中看到
1977年关于对考生的政审要求：只
要不反党反政府的知识青年，不论
婚否，均可报考。所以就出现了那
年叔侄同考、姑侄同考且年龄相差
十五六岁的奇观。我无语，不理解
为什么当年我们大队和别的地方接
到的“通知”不一样。时间过去了
40年，此事亦无从考证，也无须考
证。但是，我终生遗憾！

高考是我终生的遗憾


